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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代
社
會
，
女
性
提
出
離
婚
是
件
極
平
常
的
事
兒
，
這
在
古
代
是

難
以
想
像
的
。
不
過
也
有
例
外
，
在
我
國
漢
代
，
人
們
對
戀
愛
、
婚
姻

也
持
自
由
和
開
放
態
度
，
婦
女
離
婚
、
寡
婦
再
婚
在
當
時
還
頗
為
流
行

呢
。

寡
婦
再
嫁
，
在
漢
代
也
被
認
為
是
合
理
的
事
情
。
譬
如
，
漢
武
帝

的
姐
姐
平
陽
公
主
初
嫁
平
陽
侯
曹
時
，
曹
死
後
再
嫁
大
將
軍
衛
青
；
漢

宣
帝
的
女
兒
敬
武
公
主
初
嫁
富
平
侯
張
臨
，
再
嫁
臨
平
侯
趙
欽
，
趙
欽

死
後
，
又
嫁
給
高
陽
侯
薛
宣
；
漢
元
帝
妻
馮
昭
儀
之
母

初
嫁
馮
昭
儀
父
，
再
嫁
鄭
翁
；
漢
桓
帝
劉
志
的
鄧
皇
后

之
母
初
嫁
鄧
香
，
再
嫁
梁
紀
等
等
。
由
此
可
見
，
寡
婦

再
嫁
猶
如
家
常
便
飯
。

因
為
寡
婦
不
愁
再
嫁
，
所
以
當
時
女
子
要
求
離
婚

的
現
象
也
很
普
遍
。
據
《
漢
書
‧
朱
買
臣
傳
》
記
載
，

朱
買
臣
家
貧
，
賣
柴
為
生
，
常
擔
柴
道
中
，
誦
書
歌
謳

，
﹁妻
羞
之
，
求
去
﹂
，
﹁買
臣
不
能
留
，
即
聽
去
。

﹂
後
來
前
妻
與
其
夫
家
一
同
上
墳
，
見
朱
買
臣
依
然
飢

寒
，
還
曾
經
﹁呼
飯
炊
之
﹂
。
朱
買
臣
之
妻
敢
於
主
動

提
出
離
婚
，
這
在
漢
代
以
後
的
封

建
社
會
裡
是
難
得
一
見
的
。
所
以

大
詩
人
李
白
曾
有
《
妾
薄
命
》
一

詩
云
：
﹁雨
落
不
上
天
，
覆
水
難

再
收
。
君
情
與
妾
意
，
各
自
東
西

流
。
﹂當

時
不
單
盛
行
寡
婦
再
嫁
和

離
婚
，
還
有
女
追
男
、
甚
至
追
求
有
婦
之
夫
的
現
象
。

漢
光
武
帝
劉
秀
，
其
大
姐
湖
陽
公
主
新
寡
，
劉
秀
有
心

試
探
其
意
向
。
公
主
說
：
﹁宋
公
威
容
德
器
，
群
臣
莫

及
。
﹂
表
示
對
大
臣
宋
弘
的
愛
慕
。
劉
秀
當
即
願
意
撮

合
，
為
此
專
門
接
見
了
宋
弘
，
讓
大
姐
坐
在
屏
風
後
面

，
劉
秀
問
宋
弘
：
﹁都
說
人
一
尊
貴
就
會
換
朋
友
，
一

富
裕
就
會
換
妻
子
，
這
也
是
人
之
常
情
吧
？
﹂
宋
弘
道

：
﹁臣
聞
貧
賤
之
知
不
可
忘
，
糟
糠
之
妻
不
下
堂
。
﹂

劉
秀
失
望
地
告
訴
其
姐
：
﹁此
事
沒
戲
矣
。
﹂
雖
然
宋

弘
明
確
拒
絕
了
公
主
的
﹁單
相
思
﹂
，
但
湖
陽
公
主
敢
於
主
動
追
求
有

婦
之
夫
的
行
為
，
足
以
反
映
當
時
女
性
的
社
會
地
位
與
社
會
風
氣
。

行
文
至
此
，
筆
者
不
禁
感
慨
：
漢
代
女
人
居
然
如
同
兩
千
年
後
的

現
代
女
性
，
可
以
無
拘
無
束
地
談
戀
愛
、
找
對
象
，
這
一
點
兒
着
實
讓

後
人
佩
服
，
不
難
看
出
漢
代
民
眾
的
自
主
精
神
和
開
放
意
識
！
而
如
今

，
仍
有
一
些
滿
腦
瓜
封
建
意
識
的
人
，
對
婦
女
的
離
婚
、
再
嫁
說
三
道

四
甚
至
橫
加
干
涉
，
他
們
連
古
人
都
不
如
矣
。

正值暑假，神州各地女性
中學生和大學生帶旺了整形美
容市場。貪靚的學生妹欲整形
美容的項目五花八門，但最受
歡迎的是割雙眼皮、隆鼻、美
齒、脫毛、除痣等小項目。而
那些想變漂亮卻又怕痛的，則

熱衷買收腹帶、大小腿襪套等自行收腹瘦腿，還有不
少學生報名參加瑜伽班、健美操班、游泳班 「練苗條
」。寵愛孩子的家長們也不惜千金支持女兒扮靚。學
生整容的原因，既有單純為了美麗的，也有為了換一
份有 「錢途」工作的。

去年考上大學讀電視主持專業的張小姐入學一年
發現，容貌漂亮的女生在實習、社團活動、文藝比賽
等方面都有優勢，於是她打算這個暑假做隆鼻手術美
容，她的決定得到父母支持。茶莊老闆陳女士陪剛剛
大學畢業的女兒訪遍多家美容院，然後選中一家口碑
好的醫院整形美容科做了割雙眼皮手術。十八歲的女
生曉曉最近幾年已做過矯正牙齒、鐳射除痣等美齒美
容專案，即使在最繁忙的高考前夕，她也網購了大腿
襪套和小腿襪套瘦腿，最近她拿到了名牌大學錄取通
知書，正忙着學瑜伽練游泳，希望入讀大學前體態變
得更美好。

近年來，內地各地利用暑假整形美容的學生數量
呈逐年上升的趨勢，學生群體正在成為整形消費的主
力軍。進入今年暑假，中國各地整形美容市場更是繁
榮。哈爾濱市各大醫院整形美容門診湧現眾多諮詢的
年輕人，他們多是準大學生和中小學生，主要諮詢隆
鼻、割雙眼皮、瘦臉手術。天津南開區一家美容機構
近來光顧者明顯多了起來，諮詢和做手術的消費者最
多一周達七十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學生，年齡在十五
歲至二十五歲的佔到總數七成。杭州一家醫療美容醫
院也表示，今年的準大學生成了暑期學生整形隊伍的
主力軍。廣州有醫院整形美容專科表示，暑假門診量
較平日翻一倍。青海多家醫院及整形美容機構這個暑

假學生整容的數量要比平時增加兩倍，在眾多愛美女生中也不乏男生
的身影。北京某醫院鐳射美容整形中心透露，暑假整形者比平日增加
至少五成，其中不少是因為想找份好工作而去整容的大學生。暑假期
間，中國各地眾多美容整形機構將目標瞄準學生群體大肆促銷。

學生們喜歡選擇暑假 「舊貌換新顏」是因為：其一，有空閒完成
整形美容手術，獲得較長的休養時間；其二，有些中學生選擇上大學
前美容，有些大學生選擇走上工作崗位前整形，趕在轉換環境前 「變
臉變身」，是因為不想讓人知道自己經過 「人工修飾」。一位做過雙
眼皮手術的中學生表示，雖然她不少同學都做了整形，但沒有一個願
意讓人知道。值得一提的是，越來越多家長支持孩子美容，推波助浪
了暑期整形美容熱潮。近年來，父母對於孩子整形美容的接納度逐漸
提高，往往是潮爸潮媽帶着孩子到美容門診諮詢後，同意並出資讓孩
子整形美容。甚至有父母帶女兒出境改造容貌。近年來赴國外整容的
中國居民一直呈增長勢頭，其中不乏中學生、大學生，預計暑假出境
整容的學生更多。針對出境整容熱現象，邊檢民警提醒，為避免被阻
止出入境或耽誤行程，最好不要在辦好出入境證件後再對頸部以上部
位進行大動干戈式的整容。

不過，即使是新潮的父母，也很少放心讓孩子冒風險做大手術改
造容貌，絕大多數僅僅同意讓孩子做小手術扮靚。而儘管一些學生妹
本已天生麗質，卻對自己的相貌和身材不滿意。有整形專家提醒學生
：對於整形美容不要跟風，不要對自己過分苛刻，要崇尚自然美；整
形美容應選擇正規機構，以保證手術品質。

中國消費者協會統計資料顯示，中國整容整形業興起的近十年中
，平均每年因美容整形毀容毀形的投訴近兩萬起，十年間已有二十萬
張臉被毀掉。這個數字令人觸目驚心。

在古典名著《水滸傳》中，挑擔沿街叫賣炊
餅的武大郎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近年來，武
大郎的 「家鄉」據此開發出了 「武大郎炊餅」禮
品裝，上海、湖北等地一些大都市裡，還出現了
身穿青布袍、頭繫黃絲絛、打着杏黃旗、挑擔賣
「武大郎炊餅」的流動商販。然而，無論是禮品

裝還是流動擔販，都犯了一個錯誤：賣的 「炊餅」無一例外是 「餅」
！金黃酥香的燒餅！

千百年來，人們一直將 「武大郎炊餅」與 「燒餅」等同起來，以
至於竟連 「百度」中關於 「武大郎炊餅」的詞條，也將其解釋成 「魯
西名吃」、 「金黃酥香、造型美觀的燒餅」。以訛傳訛，竟至如此！
其實，《水滸傳》中所記載的 「武大郎炊餅」並不是什麼 「餅」，而
是一種饅頭！據《辭源》中載： 「宋仁宗趙禎時，因蒸與禎音近，時
人避諱，呼蒸餅為炊餅。」那蒸餅又是什麼呢？《辭源》中解釋：
「即饅頭，亦曰籠餅」。因此說， 「炊餅」就是饅頭。 「蒸餅」改稱

為 「炊餅」，是封建社會強權下的產物，避皇帝的諱！在封建社會，
不避皇帝的諱，換言之，普通百姓敢和皇帝同名、同稱，那就是犯下
了滅族之罪。說起 「蒸餅」來，起源就早了，據《晉書‧何曾傳》中
記載，何曾 「性奢豪」， 「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裂開十字花
紋的蒸餅即是現在人們所說的 「開花饅頭」。南宋楊萬里曾寫過一首
《食蒸餅作》詩： 「何家籠餅須十字，蕭家炊餅須四破。」進一步證
實：炊餅就是裂開十字花紋的暄騰饅頭。看來，對於 「炊餅」的理解
，竟連武大郎的 「家鄉人」也未能搞懂，以至於還開發出了 「薄如紙
、脆如金」的 「武大郎炊餅」禮品裝。

別看武大郎在《水滸傳》裡把 「炊餅」賣得風生水起，其實，在
當時，這種食品並不是什麼稀罕物，很普通也很便宜，一般百姓人家
都能吃得起。武大郎和潘金蓮夫婦初到陽穀縣，手裡沒什麼積蓄，做
成本不高、加工簡便的 「炊餅」小生意，可謂是明智之舉，也在情理
之中。不管武大郎把 「炊餅」賣得多好， 「炊餅」也還只是饅頭，根
本不具備現在這樣耀眼的光環。《水滸傳》是記載，當鄆哥去向武大
郎報信，武大郎為酬謝他，要送他十個炊餅，鄆哥卻說 「炊餅不濟事
」，非要武大郎請他吃肉喝酒不可。可見 「炊餅」在當時人們的眼裡
，也不算是什麼高檔東西，更算不得什麼美味。還有一個誤區，就是
「炊餅」並不是論 「個」，而是論 「扇」或 「屜」，因為蒸饅頭用的

是籠扇或籠屜，所以 「炊餅」自然以 「扇」或 「屜」為數。

《
四
季
》
是
香
港
一
九
七
○
年
代
水
平
相
當
高

的
一
份
文
學
期
刊
，
可
惜
總
共
只
出
了
兩
期
。
創
刊

號
出
版
於
一
九
七
二
年
十
一
月
，
大
三
十
二
開
本
，

二
○
七
頁
，
像
本
很
有
分
量
的
書
，
頗
有
氣
勢
。
看

出
版
者
的
意
圖
，
《
四
季
》
當
然
希
望
是
季
刊
，
但

第
二
期
已
推
至
兩
年
半
後
的
一
九
七
五
年
五
月
才
能

面
世
，
改
成
十
六
開
本
，
只
有
七
十
二
頁
，
無
論
開
度
、
內
容
、
編
輯

手
法
，
差
距
都
相
當
大
，
除
了
名
字
相
同
，
給
人
兩
本
不
同
期
刊
的
感

覺
。

創
刊
號
《
四
季
》
分
成
創
作
、
穆
時
英
專
輯
、
書
話
、
加
西
亞
‧

馬
蓋
斯
專
輯
、
外
國
文
壇
消
息
和
電
影
六
類
。
書
話
談
的
是
台
灣
作
家

黃
春
明
、
七
等
生
、
施
叔
青
和
詩
人
白
萩
的
書
。
我
最
喜
歡
的
當
然
是

穆
時
英
專
輯
，
有
劉
以
鬯
和
黃
俊
東
訪
問
葉
靈
鳳
，
關
於
穆
時
英
的
談

話
錄
，
有
劉
以
鬯
撰
寫
，
談
穆
時
英
小
說
的
《
雙
重
人
格
：
矛
盾
的
來

源
》
，
黃
俊
東
執
筆
的
《
穆
時
英
和
他
的
作
品
》
外
，
還
選
刊
了
穆
時

英
的
《
南
北
極
》
和
《
上
海
的
狐
步
舞
》
，
單
單
這
個
專
輯
已
很
超
值

。
《
四
季
》
第
二
期
主
要
分
為
小
說
和
散
文
類
，
還
有
一
個
何
豈
‧
路

易
士
‧
波
希
士
的
小
輯
。
作
者
有
吳
煦
斌
、
梁
秉
鈞
、
李
國
威
、
蓬
草

、
張
灼
祥
、
何
福
仁
、
鍾
玲
玲
、
康
夫
、
淮
遠
…
…
等
人
的
作
品
。
劉

以
鬯
把
長
篇
《
對
倒
》
改
成
短
篇
即
首
見
刊
於
此
。
雖
然
創
刊
號
《
四

季
》
比
第
二
期
出
色
得
多
，
我
故
意
用
第
二
期
的
封
面
插
圖
，
因
這
期

較
少
見
。

西班牙鬥牛由來已久，
鬥牛活動也是西班牙的國粹
，有着數百年的歷史，而且
在全國普及。對於國家遺產
，應該是不遺餘力保護的，
但是在西班牙，一些民眾卻

走上了街頭，抗議他們的國家遺產：鬥牛。前段
時間，西班牙的動物保護主義者發起一場抗議鬥
牛的活動。參加者全部裸體塗滿人造的鮮血躺在
馬德里的廣場上，目的是要全面禁止西班牙的傳
統鬥牛活動；西班牙的一些電視台為避免暴力場
面，也宣布不再直播鬥牛全過程，以免給兒童造
成影響。

西班牙鬥牛，起源於西班牙古代宗教活動，
十三世紀時演變為賽牛表演，而真正的鬥牛表演
則是從十八世紀中期開始的。在阿爾達米拉岩洞

中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岩壁畫中，就有人與牛搏
鬥描繪。據說，曾統治西班牙的古羅馬凱撒大帝
就曾騎馬鬥牛。目前，人們從保護動物的觀點上
看對此存在爭議，但是作為西班牙特有的古老傳
統還是保留到現在，千百年來，這種人牛之戰吸
引着世界各地的人們，也成為了西班牙的一種產
業，就業人數為二十多萬人，鬥牛也成為了現代
西班牙旅遊業的重要項目。現在西班牙有三百多
個鬥牛場，每年三月到十一月是西班牙鬥牛節，
甚至有時候每天都有鬥牛表演。鬥牛場面壯觀，
格鬥驚心動魄，富有強烈的刺激性。比賽的牛選
用的是生性暴烈的北非公牛，牠們由特殊的馴養
場培育，經過四到五年即可用於比賽。整個鬥牛
過程包括引逗、長矛穿刺、上花鏢及正式鬥殺四
個部分。鬥牛比賽中很少有鬥牛士將牛一刀刺死
，一般都是牛掙扎着倒地，似乎還要爬起來進行

最後的搏擊，當鬥牛士再次用匕首擊中牛的要害
，牛絕望地閉上雙眼。

鬥牛既粗獷豪放，又精巧雅致。牠的粗獷使
人們聯想起祖先的勇猛剽悍；牠的精巧細緻，又
使人們體驗到現代人的聰穎與智能。在西班牙乃
至整個西方世界裡，鬥牛士被視為英勇無畏的英
雄，備受國人的敬仰與崇拜，鬥牛士的地位高出
一般的社會名流和演藝界人士。

每當深受人們喜愛的《西班牙鬥牛曲》再次
響起時，那充滿激情、歡快、熱烈，熱情的旋律
，激盪着你每根神經，他讓人們如痴如醉。鬥牛
不僅表現出高超的藝術，而且代表了西班牙的民
族精神，更是英雄氣概的表現。這種富有民族特
色的 「國粹」所蘊涵的深厚而獨特的藝術魅力，
並沒有因動物保護主義的干預而萎縮，卻越發狂
熱地吸引着全世界成千上萬的觀眾。

時值盛夏，我有機會在杭州
小住，這是應中國作家協會之邀
，來杭州創作之家養息十日。這
裡條件非常好，傍着靈隱寺，一
座白牆黑瓦獨立的二層小樓，環
境十分優美。內地許多中老年作
家都到這裡來小憩過，每次可以

接待八位作家及其家屬。巴金老人晚年是這裡的常客
，四次來住，賀敬之、馮牧、朱子奇等也都有他們在
這裡療養的留影及作家們的題墨。尤其北方和西部的
作家，對天堂之都杭州格外嚮往。創作之家為此專門
組織作家們去各景點採風，去紹興魯迅故居、烏鎮茅
盾紀念館、沈園、蘭亭、錢江潮，當然，最最受關注
的當數中外聞名的西子湖。於是，由年逾五旬的主任
助理葉家裕陪同，第二天我們便首先遊西湖。

其實，到了杭州也就是到了西湖。西湖一直就是
杭州城市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三面雲山一面城」
，早先的市中心與山林結為一體，如今的鬧市區則緊
挨着西湖。我們趕了個早，湖風涼爽宜人，山吐旭日
，霞光噴薄，一會兒，山色染成金黃，被一層嵐氣籠
罩。晨暉裡西湖顯得十分嬌艷。湖水塗上了一層玫
瑰色，金光閃耀。

我曾多次到過杭州，多次遊過西湖，每次來都明
顯覺察變化。老葉讓我們乘上環湖電瓶車，先沿湖繞
一周。行一路，看一路，不知不覺融進湖光山色之中
。所有景點，包括孤山、雷峰塔、岳王廟、秋瑾就義
處、美院舊址、民國建築群等，幾乎都走馬看花瀏覽
了一遍。

這時，地道本地人的東道主老葉，繪聲繪色給大
家介紹西湖的形成，據地質學家研究證明，西湖是由
古代淺海灣演變而成的湖泊，地質學上稱之為 「瀉湖
」。西湖五點六平方公里水面上，那東西橫亘的，是
白堤；那南北貫通的，是蘇堤。蘇堤、白堤等堤、島
又以直線或曲線把西湖分隔成大小不一的五個湖面，
謂之 「湖中湖」，即外湖、西裡湖、北裡湖、小南湖
和岳湖。開闊處，水天相連，狹窄處，曲折有致。湖
的三周群山抱合，形似馬蹄，群山龍翔鳳舞，逶迤連
綿，高低遠近，曲曲層層。把西湖景觀從平遠引向高
遠，從水際引向山巔，展現了開闊的空間。山連水，
水連山，山因水活，水因山轉，山抱水合，儀態萬千
，使西湖更顯得秀麗窈窕。正如馬致遠套曲吟唱的
「布江山自然如畫」。

越說老葉談鋒越健，索興，他說我們弄條船下湖
去遊一遊。泛舟遊湖的感受，與岸上觀賞完全不同。
果然，舟中遠眺，如詩如畫的西湖景色，千姿百態躍
入眼簾，長堤靜穆地偃臥。柳樹婆娑起舞，叢山層層
，嵐氣重重，碧玉簪似的保俶塔，像在頻頻招手迎接
遠方來客。近望湖水盈盈，旖旎多情，孤山似 「蓬萊
宮在水中央」（白居易），阮公墩碧水環繞，外圍綠
蔭濃濃，湖心亭似瓊樓玉宇，浮沉於澄澄碧波之中，
小瀛州則如空中花園，隱現於濛濛雲水之間。舟行湖
中，山光水色也隨着遊船變化，船動山也動，一會兒
彷彿向我們迎面走來，一會兒又好似伴隨我們同行，
真的是魅力獨具，興味無窮。

老葉適時調度氣氛，故意考考大家，作家們到的
地方多，一定有人來過西湖，能報出 「西湖十景」嗎

？見大定沒有響應，便管自接着話題，西湖十景是：
「斷橋殘雪」， 「雙峰插雲」， 「曲院風荷」， 「蘇

堤春曉」， 「花港觀魚」， 「南屏晚鐘」， 「雷鋒夕
照」， 「三潭印月」， 「柳浪聞鶯」。老葉緊接着笑
問，哪一位曾來過西湖？有位作家的女兒搶先回答，
她初中畢業那年與同學一齊來過。老葉問，看到些什
麼？女孩說，我們清晨遊湖，當時殘月還淡淡抹在天
際，西湖籠罩着一層薄薄的霧氣，湖岸邊靜靜地橫臥
着一排舟船。漸漸，東方天際吐出一抹淺紅，由淺而
深，逐漸變成緋紅，湖水被染成了胭脂色，像落滿桃
花的一片紅浪。湖岸青山清晰地倒映在湖水中，湖心
亭和三潭印月歷歷在目。她們迎着熹微的晨光，向西
面的蘇堤望去，清風徐徐，十里垂柳舒捲飄忽，輕煙
薄霧中，灼灼桃花含露開放，宛若噴霞，景色迷人極
了。

老葉及時地點出，這就是西湖十景之首的 「蘇堤
春曉」。明代馬洪在《南鄉子‧蘇堤春曉》詞中這樣
寫道： 「煙樹帶鶯啼，催得紗窗月漸低。金鎖嚴城門
四扇，開齊，縹緲樓台影尚迷。已是玉驄嘶，花露香
塵踏作泥。可是尋芳人起早，相攜，佔斷風流向此堤
。」

接着回答的是一個隨父母休暑假的大學生。她說
她那次來遊西湖適逢雨天，湖面似呵氣的明鏡，蒙上
了一張雨絲編織的細細密密的網。周圍山色若有若無
，湖中的島影時隱時現，有時露出淡淡的青色，顯出
重重疊疊的曲線，岸邊的柳浪花港隱沒在一片濃綠裡
，煙水空濛，煙波澹蕩，黑雲白雨，珠跳雪濺，色彩
對比強烈，景色十分誘人。老葉朗聲笑起來，你們真
是作家的傳人，都說得文采斐然。這就是被稱為錢塘
八景之一的 「六橋煙柳」。元代仇遠在《湖上值雨》一
詩中描繪的就是這種景色： 「波痕新綠草新青，有約
尋春苦不晴。莎徑泥深雙燕濕，柳橋煙淡一鶯鳴」 。

對於西湖景致，老葉概括成一句： 「山色湖光步
步隨」 （宋‧湯仲友）。即不分時間條件，不論白天
黑夜，不管陰晴雨雪，不計春夏秋冬，西湖都能給人
們一份不同的美的情趣。春日，淡雅空明， 「半白煙
橫山淡冶，初黃柳照水空明」 （清‧厲鶚）；夏時，
鮮艷絕倫， 「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
（宋‧楊萬里）；秋季，白水青山， 「紅葉晚燒諸寺
赤，碧天秋縱兩峰青」 （清‧查慎行）；冬月，冷雋
純淨， 「澄湖曉日下晴端，梅際冰花半已闌」 （楊固
）。他說大家一定記得蘇東坡詠西湖的一首著名的詩
篇：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
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 慣於獨立思考的大學生
反問，為什麼一定要把西湖比西子呢，西施雖說是越
國的英雄，但對吳人來說卻是 「禍祟」。加上後來南
宋君臣耽樂湖山終至亡國，這不正好給 「女色亡國論
」找到了論據。

老葉滿意地向作家們示意，現在的年輕人真不簡
單。他謙虛地解釋說，古代詩人用美人比喻美好事物
屢見不鮮，屈原的詩裡就出現很多。至於 「女色亡國
論」者將南宋小朝廷的滅亡歸罪西湖，那是毫無來由
的，難道南宋小朝廷不在杭州遠離西湖就不會亡國了
？儘管西湖山水佔盡嫵媚，但並非全是兒女情長，岳
墳就是西湖的英雄氣所在，愛山愛水愛國愛家原本是
相通的。明末抗清英雄張蒼水兵敗被執，臨刑前還遙
望湖山深情地道一聲：好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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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小
亭

令
我
如
癡
如
醉
。
據
說
這
裡
因
劃
為
古
跡
而
獲
豁
免
，
免
去
被
拆
卸
的
命
運
。

我
是
萬
幸
的
，
在
北
京
老
四
合
院
大
拆
遷
前
到
過
也
住
過
不
少
四
合
院
和

王
府
大
宅
門
。
去
年
夏
天
回
北
京
一
趟
，
老
鄰
居
以
失
落
的
口
脗
說
，
咱
住
的

老
房
子
，
今
年
不
拆
，
許
過
兩
年
都
得
拆
。

漢代女子敢離婚 馬 佳《
四
季
》

許
定
銘

學
生
妹
暑
假
忙
整
形

行

健

西湖採風記 黃東成

與
牛
共
舞

馮

羽

北京四合院拆遷前後 艾 京

二〇一〇年八月五日 星期四

誤吃千年的􀎠炊餅􀎡
錢國宏

亭
亭
玉
立
西
湖
荷

（
攝
影
）
紫

楓


